城中讀書會
日期：2006年9月8日（星期五）
時間：7:00p.m.-9:00p.m.
地點：中環美國銀行中心1樓A，中大專業進修學院演講廳
網址：http://www.cuhk.edu.hk/bookclub/
題目：
讀懂敦煌，看懂敦煌
講者：
張倩儀
一、內容：


敦煌石窟體量巨大，內涵豐富，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一下子就能把握得住的文化寶藏。實地參觀石窟固然重要，但是不讀書，只參觀，只能得著皮毛印象，甚至因為花多眼亂，而失去探索的興趣。

講者參觀敦煌石窟多次，經歷過由不理解到漸懂皮相的過程。在此次講座中，透過幾位文化名家的敦煌著作等，結合具體的敦煌圖像，就如何讀敦煌書以促進賞看敦煌藝術，與大家分享一點經驗。
二、大綱摘要：

1 讀敦煌文與看敦煌藝術的關係

1.1 為甚麼那麼多名家寫敦煌。
1.2 怎樣讀書可以初步看懂敦煌。
2 簡單歷史背景介紹

2.1 藏經洞和莫高窟的再發現

2.2 敦煌石窟重要的原因

3 初步參觀

幾張圖像欣賞 

4 圖文結合的閱讀

4.1 宗白華 

4.2 常書鴻

5 把握敦煌石窟藝術方法建議

6 圖像欣賞

三、補充資料：
1. 常書鴻《九十春秋》: 

在敦煌這個藝術宮殿裡，每一個洞窟都具有令人陶醉的藝術魅力。那建於五代時期的窟檐斗栱上鮮艷的梁柱花紋，那隋代窟頂的聯珠飛馬圖案，那顧愷之春蠶吐絲般的人物衣變勾勒，那吳道子般的舞帶當風的盛唐發天，那金碧輝煌的李思訓般的用色，這些體現著民族傳統和時代風格的山水人物繪畫，栩栩如生。

217窟《化城喻品》：在這幅盛唐的畫面上，青綠明快的初春景色，展示著現實主義的人物山水佈局。畫中山巒重疊，行人在彎曲的鄉村夾道上魚貫而行，人物和所處的山水景物隨著透視演變愈遠愈小。畫中還出色地運用了中國民族傳統繪畫的一種高瞻遠矚的散點透視法。畫面上表現的山山水水、建築、人物，引導我們的視線從下而上、由近而遠、由大至小，經過落花流水、浮雲幻城及近水遠山，最後遠遠地消失在藍天白雲之中。

特別使我注目的是，在三十多個北魏、西魏石窟中，保留著完好的數千平方米的絢麗多彩，豪放曠達的壁畫和樸素純厚的彩塑及裝飾圖案。它們的創作思想和表現手法在一定程度上還一絲一縷地保留著漢代的藝術傳統。

《常書鴻文集》頁235 〈敦煌壁畫與野獸派繪畫〉: 

「我曾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將敦煌北魏早期繪畫與法國羅奧(Roualt)的野獸派繪畫結合來看待的。而且事實上(有畫為證)我也懷疑羅奧在1932年作的《對耶穌的嘲弄》這幅畫的用筆和構圖與敦煌第275窟北涼人畫的毗楞竭梨王本生故事畫有十分相似的地方。事實上兩畫的創作時間相差1500年之久。……這個疑問，存在我的心中一直有30餘年，最近我在出訪日本及西歐時，才證實了羅奧的《對耶穌的嘲弄》確實受到敦煌第275窟北涼壁畫毗楞竭梨王本生故事影響的(顯然這是伯希和刊於1925年《敦煌目錄》畫冊中帶到法國去的)。這說明了敦煌壁畫北涼時代磅礴的氣勢，比西歐哥特時期的藝術風味還要雄健的成就，傳至30年代巴黎現代派繪畫中了。」
2. 宗白華《美學散步》之〈略談敦煌藝術的意義與價值〉
中國藝術有三個方向與境界。第一個是禮教的、倫理的方向。三代鐘鼎和玉器都聯繫於禮教，而它的圖案畫發展爲具有教育及道德意義的漢代壁畫(如武梁祠壁畫等)，東晉顧愷之的女史箴，也還是屬於這範疇。第二是唐宋以來篤愛自然界的山水花鳥，使中國繪畫藝術樹立了它的特色，獲得了世界地位。然而正因爲這「自然主義」支配了宋代的藝壇，遂使人們忘懷了那第三個方向，即從六朝到晚唐宋初的豐富的宗教藝術。這七、八百年的佛教藝術創造了空前絕後的佛教雕像。雲岡、龍門、天龍山的石窟，尤以近來才被人注意的四川大足造像和甘肅麥積山造像。中國竟有這樣偉大的雕塑藝術，其數量之多，地域之廣規模之大，造詣之深，都足以和希臘雕塑藝術爭輝千古！而這藝術卻被唐宋以采的文人畫家所視而不見，就象西洋中古教士對於羅馬郊區的古典藝術熟視無睹。

這真是中國偉大的「藝術熱情時代！」因了西域傳來的宗教信仰的刺激及新技術的啓發，中國藝人擺脫了傳統禮教之理智束縛，馳騁他們的幻想，發揮他們的熱力。線條、色彩、形象，無一不飛動奔放，虎虎有生氣。“飛”是他們的精神理想，飛騰動蕩是那時藝術境界的特徵。 

這個燦爛的佛教藝術，在中原本土，因歷代戰亂，及佛教之衰退而被摧毀消滅。富麗的壁畫及其崇高的境界真是「如幻夢如泡影」，從衰退萎弱的民族心靈裏消逝了。支援畫家藝境的是殘山剩水、孤花片葉。雖具清超之美而乏磅礴的雄圖。天佑中國！在西陲敦煌洞窟裡，竟替我們保留了那千年藝術的燦爛遺影。我們的藝術史可以重新寫了! 我們如夢初覺，發現先民的偉力、活力、熱力、想像力。
3. 《發現敦煌》頁1，3

敦煌興盛的時間，比近代海貿大興，海上霸權地圖重繪後才登上重要歷史舞台的上海和香港，還要早得多。上海和香港興盛的時間無可限量，但要超過敦煌以千年計的歷史，亦不容易。……

商業生機變文化寶庫

無可否認，商貿帶來文化交往的機會，但並不是所有商貿大都市都能產生像敦煌這樣驚動世界的藝術寶庫。

漢代的絲路貿易已很發達，經絲路交流的物資相當豐富，而敦煌亦已經穩守河西四郡最西一站的重要地位，但敦煌並沒有留下重大的漢代文化藝術遺物。直到佛教作為文化交流的紐帶，挾印度文化獨特的思想，加上受希臘影響的中亞犍陀羅藝術，又經過西域文化的熔冶，以敦煌為接觸點，和中原的思想文化碰撞後，才留下現在令遊客大開眼界的幾百個洞窟。

